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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中国就业新变化和新机遇

到“十四五”期末，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 9.7 亿人，比“十三五”末将
减少 3000 万人左右，新增劳动力规模约 1400 万，外出农民工规模保持在 1.7
亿人左右，本地农民工维持在 1亿人左右

文 / 张车伟  等

“十三五”即将进入收官阶段，展望和规

划“十四五”摆上重要日程。就业是民生之

本、稳定之基。我们立足于“十三五”期末和

“十四五”时期人口、劳动力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对“十四五”时期就业形势重大变化作出预判，

并探讨“十四五”时期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面临

的主要挑战，针对新时期更高质量的就业目标

提出促进就业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就业形势
的重大变化

就业形势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贯特征，

是中国经济韧性最直观的反映。“十三五”以来，

中国人口与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就业形势呈现

以下主要特征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全国

就业总人口也出现转折性变化，但城镇就业和

非农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城镇新增就业屡创新

高、超预期完成 ；就业形势稳中有进，失业率

控制在目标范围并有所下降 ；就业结构继续优

化，服务业和城镇就业比重稳步提高 ；就业质

量持续改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

高 ；就业环境持续改善，创业带动就业能力不

断增强 ；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高，高技能人才

队伍不断壮大。

“十四五”时期，中国劳动力供给侧与需求

侧均将出现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劳

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就业总人口将出现下

降。针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就业形势的新变

化，我们提出十个方面的预判 ：一是就业总量

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持续并存，就业结构性矛盾

将成为主要矛盾 ；二是劳动力市场供需保持基

本平衡，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持续存在 ；三是

人口素质水平全面提升，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

构升级的基础条件增强 ；四是劳动生产率出现

行业分化，配置效率来源从三大部门之间转向

产业内部升级 ；五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全面影

响劳动力市场，岗位结构和技能需求发生深刻

变化 ；六是非标准就业成为普遍现象，用工方

式和劳资关系出现重大变革；七是就业“服务化”

倾向继续加深，就业创造与生产率提升出现两

难矛盾 ；八是劳动力市场区域不平衡加剧，局

部地区出现就业需求不足 ；九是人口流动格局

进入新阶段，就业“本地化”与分化现象并存 ；

十是就业韧性将面临持久考验，外部环境不确

定性加剧就业风险。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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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间的矛盾，“十四五”时期就业矛盾也将转

变为结构性矛盾为主。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

就业是新时代就业工作的总体目标，就业工作

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

就业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完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将就业优先政

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更

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为了促进“十四五”时期就业发展，我们

提出以下八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新时

代就业优先理论内涵 ；二是保持充分和高质量

的就业创造能力 ；三是培育适应新技术革命时

代要求的人力资本体系 ；四是针对不同类型失

业精准施策 ；五是就业“蓄水池”从农业农村

转移到城镇本地 ；六是深化制度改革，推动人

力资源合理布局 ；七是建立高效的劳动力市场

制度和就业预警机制 ；八是探索劳动与资本、

技术再平衡的社会保险制度。

二、劳动需求的变化主要体现为
就业在产业间的再分配

展望“十四五”以及未来中长期的劳动力

需求结构，劳动力市场供需将保持基本平衡，

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将持续存在。“十四五”时

期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新增劳动力、经济

活动人口以及农民工规模将延续下降态势。到

“十四五”期末，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 9.7

亿人，比“十三五”末将减少 3000 万人左右 ；

新增劳动力规模约 1400 万，其中城镇新增劳动

力规模约为 700~820 万人之间，农村新增劳动

力规模约为 650 万人左右 ；外出农民工规模保

持在 1.7 亿人左右，本地农民工将维持在 1 亿人

左右。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继续提升，经

济放缓对就业总需求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影

响有限，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持续存在。

按照经济增长和人口预测结果，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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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 2030 年人均 GDP 为 1.8 万美元，这一

水平对应美国 1980 年、日本 1990 年的发展水

平。相应的，美国、日本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

4 ：30 ：66 和 7 ：33 ：60。以此为标准，中国农

业就业比重将越来越低，制造业就业比重保持

稳定，服务业就业比重将逐步提高。考虑到中

国农业起点较低，农业部门的剩余人口比较多，

而且面临着比较大的城乡迁移壁垒，即使在相

同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要更高一些。

假定 2030 年中国三次产业比重为 15 ：28 ：57，

2050 年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比为 10 ：25 ：65，

按照 2017 年和 2030 年的指数不变增长趋势对

中间年份进行插值。

从就业结构预测中容易计算出非农就业比

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之和）。根据对非

农就业的预测，将基年（2017 年）就业总规模

按照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长预期，则可以往后

推移各年的就业总规模。将就业规模估算之后，

根据各产业的就业规模估计，可以反推出不同

产业的就业量。2017~2050 年，总就业规模从

76640 万人提高到 82370 万人，增加约 5730 万

人。第一产业由 20944 万下降到 8237 万人，减

少 约 12707 万 人。 第 二 产 业 绝 对 规 模 变 化 不

大，仅减少约 1200 万人。第三产业就业规模

从 34872 万人提高到 53540 万人，增加量超过

18668 万人。综合来看，到 2050 年，中国总就

业规模增幅并不大，约为 7.4%，劳动需求的变

化主要体现为就业在产业间的再分配，第二产

业就业人数基本稳定，第三产业是就业主要扩

张领域，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新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将主要被第三产业吸纳。

三、内需新源泉 ：流动人口消费
行为呈现“本地化”倾向

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在 2010 年人

均 GDP 达到 4200 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

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消费升级空间更加

广阔，流动人口消费需求也将发生变化。

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数据（2010—2017 年）测算新时期以来流动人

口的消费收入弹性，观察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

流动人口消费弹性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全

国代表性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城镇本地居

民的消费弹性，并据此模拟估算未来流动人口

市民化可以带来的消费潜力。主要结论如下 ：

第一，中国流动人口消费弹性呈显著上升

趋势，目前已达到较高水平。2011—2017 年全

国流动人口总体消费弹性达到 0.67，2017 年提

高至 0.72，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呈现“本地化”

倾向。这一结论改变了关于流动人口消费行为

的传统认识，流动人口不再是消费意愿较低、

以储蓄汇款为主的“迁徙者”。

第二，流动人口消费弹性存在群体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总体相对较

低，这可能主要受到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影响。

城际迁移人口比农民工的消费弹性更高，跨省

流动比省内流动群体的消费弹性更低。流动人

口消费弹性随着年龄增加呈现 S 形变化，随受

教育水平提高逐渐上升，随着流入地稳定生活

‘十四五’时期，促进流动人

口消费弹性上升，提高流动人

口收入，继续鼓励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转移，均可有效扩大流

入地消费规模，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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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增加而逐步提高。

第三，流动人口消费弹性较之城镇本地居

民仍然相对偏低，流动人口消费潜力仍有提升

空间。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拉动作用显著，

若流动人口市民化能够实现流动人口与城镇本

地居民消费弹性趋同，到 2030 年流动人口带动

消费总量将达到 15.8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 GDP

的 9.3%，其中由于流动人口市民化直接带动消

费增长约 8 万亿元，相当于 GDP 的 4.7%。

新时期以来，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变化具

有丰富的经济内涵。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已

经进入新阶段，流动人口总规模趋于稳定，流

动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举家搬迁比例逐步提高，

流动人口寻求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其“身

份特征”越来越趋向于本地市民，他们来到城

市不再只是寻求工作、获取收入、向家乡汇款，

其收入中的大部分越来越趋向于直接在城市消

费，所以流动人口已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劳动供给来源，同样成为重要的消费主体。

“十四五”时期，促进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上

升，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继续鼓励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转移，均可有效扩大流入地消费规模，

拉动经济增长。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统一的

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继

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进一步释放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这对于城

市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深

远意义。

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全面影响
劳动力市场

以机器人、人工智能（AI）技术为主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新技术革命的扩散和

广泛应用已成为新一轮自动化升级不可阻挡的

趋势，正在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劳动力市场

的就业结构、工作任务和技能回报。从经济发

展和技术进步的历史看，机器人、AI 是延续经

济增长过程“自动化”驱动的新阶段，可能诱

发边际规模报酬递增经济的出现，并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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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观行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弥补中国劳动力

供给短缺、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新

技术变革的“替代效应”使机器人替代体力工

作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智力工作岗位的替代，而

与之相反的“生产效率效应”则创造了增加劳

动力需求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新工作任务，

尤其是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工作任务。

机器人对于普通工作岗位存在替代效应，

但并不会带来突出的“就业破坏”效应。根据

课题组研究估算显示，新技术应用对中国制造

业普通劳动力岗位替代率为 19.6%，但同时增

加了认知和技能水平较高及“人机协作”操作

和管理服务的工作岗位需求，由于劳动力成本

与新技术采纳成本的权衡以及中国区域间经济

发展阶段的差异，新技术使中国劳动就业岗位

流失的规模最终取决于人工智能引导传统产业

彻底变革的速度和程度。机器人和 AI 是“自动

化”的新阶段，更强调人机协作的关系，并非

完全“机器换人”，新技术使操作技能更易掌握，

低技能工人不会被直接淘汰，主要在企业内部

完成岗位转换，不会对制造业带来“就业破坏”。

机器人、AI 的使用会增加中国制造业全部

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收益，但人力资本水平高、

技能要求高的岗位和职业获得工资溢价更高，

新技术采纳带来的技术溢价增加了不同技能和

职业之间工资差距扩大的趋势。新技术革命趋

势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变化趋势与技术

进步、新技术应用保持一致，根据 1990—2015

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显示，中国劳动力市

场非常规工作任务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常规

操作型工作任务则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不同类

型职业的增减及新职业产生、旧职业的消失反

映了新技术革命促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

正在发生变化。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所长张车伟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

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20》核心观点）


